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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古社子弟班回顾

每当我们谈论起老一代京剧演员时，大都通过

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们出自于哪个科班(1914

年以前称为“班”，1914年以后称为“社”)。换句话

说，就是在哪个科班坐科学艺。过去社会上各式各

样的科班很多，但一提起京剧的科班，大家常常就

会想起在北京颇有名气和影响的几个京剧科班。

像由叶春善创办的喜连成(1904)(后改为富连成

(1912))，先后共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

(庆)七科学生近700余人；由焦菊隐、金仲荪创办

的中华戏曲职业专科学校(1930)，先后共培养了

德、和、金、玉、永、(昭、令、明)五科学生200余人；

尚小云创办的荣春社(1938)，共培养了荣、春、长、

喜四科学生200余人；还有李万春之父李永利创办

的鸣春社(1939)，共培养了鸣、春、(佳、乐)两科学

生200多人，这也是京城中的最后一个京剧科班。

其实在这一时期，天津也曾有过一个培养京剧演员

的私人班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华景。而这个科

班的真正名字叫稽古社子弟班，也为京剧艺术培养

了许多人才。可在一些具有权威性的戏曲书籍和

辞书中不知什么原因，这个科班却没有被收录于其

中。甚至在社会上及梨园界对天华景、稽古社还有

着许多不实的褒贬和传闻。

一、天华景和稽古社的渊源

一说，“天华锦”，为天津名富顾崇德私人花园

里的一个演戏场所，顾某出资创办了一个小戏班，

名叫“稽古社”，以演梆子戏为主，后顾氏迁移上海。

另一说，“天华景”，最初为天津著名绅士顾海田的

私人花园，后因顾迁移，将花园转送给汇丰银行买

办吴调卿。因地处租界的繁华中心，便有人在此兴

建了一个演出的场所叫“天华景”，经常在此演出的

戏班子叫“稽古社”。由于当时租界地不断地向西

扩展，商业繁华区也随之西移，后该地逐渐改建为

他用。两者在说法上虽略有差异，但同出一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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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景、稽古社的名字给当时天津的富商高星桥的脑

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28年高星桥兴建天津

劝业场，待四楼的剧场落成时就借用了“天华景”这

三个字，便取名为“天华景戏院”。另有“天赋华章、

梨园盛景”之意。当时正在读中学的高星桥之子高

渤海非常酷爱京剧，为了不使刚落成的四楼天华景

戏院冷场，就以劝业场少东家的身份承办了天华景

戏院，时年还不到二十岁，正式组班演出对外挂牌

就沿用了稽古社的原名。从此，后人就将天华景、

稽古社与劝业场联系在了一起，此前的天华锦、天

华景、稽古社就此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二、高渤海其人与稽古社戏班

高渤海，字伯林，1910年生于天津，出身子一个

买办的家庭(其父曾在井陉矿务局(德国人开办的)

任职，靠当买办起家)，幼读私塾，后就读于天津南开、

新学书院。1927年入德国商人办的礼和洋行轮船部

做练习生。1931年调出口部华账房任司账。家中很

富有，家大业大，不光是劝业场，还有交通旅馆，龙泉

浴池及渤海大楼等多处产业。劝业场马路对面的三

层小洋楼就是高家的“公馆”。家里有厨子、老妈、丫

环、听差，使奴唤婢一呼百应。其本人却是一位京剧

爱好者，酷爱京剧，想学什么戏家里就花高薪聘请老

师到家中来为他说戏。高本人最喜欢武生戏，最初常

与稽古社的艺人娄廷玉练功学戏。后拜尚派武生名

家尚和玉为师，主要学习尚派兼宗李派(吉瑞)。像

《铁笼山》、《艳阳楼》、《四平山》、《战宛城》、《长坂

坡》、《连环套》等这类大武生戏学的很扎实，像《独木

关》、《刺八杰》这类戏更为突出一些。因为他有一条

天赋的好嗓子，在学武戏的同时还在文戏方面很下工

夫，发音吐字也非常讲究，他的文戏底子也很好，能演

像《捉放曹》这样的唱工老生戏，偶尔还可以反串《钓

金龟》中的老旦。虽说是业余爱好，但从某个角度上

来}井，他比专业演员还要专业。不光有名家指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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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有固定的武行每天陪着他在家里打把子、练功。

他不仅能演，而且还会司鼓、操琴。虽说会的戏很多，

但不以此为生，偶尔粉墨登场，只是作为一种自娱自

乐、自我消遣而已。

1929年高渤海承办了稽古社，为了扩充实力，

陆续约来了一些好角儿使稽古社更加壮大起来。

其中朱小义、张德发二人的《白水滩》当时红遍了整

个天津，堪称“双绝”。盖春来、张德发的《战马超》

也是红极一时，尤其是用高薪聘请了从上海来的陈

俊卿(1936年离开稽古社)排演的24本连台本戏

《西游记》，因为有真马、真猴、真骆驼上台，更是轰

动津门。梁一鸣扮演唐僧，朱小义扮演孙悟空，高

静轩扮演猪八戒，张德发扮演沙僧，被称为“师徒四

人”。因此当年在天津民问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叫

“不看天华景稽古社的《西游记》——白活”。后来

稽古社子弟班成立后，又由郑盛厚排演了连台本戏

《小西游记》1—15本，也很受观众欢迎。孙正华饰

演唐僧，徐俊华饰演孙悟空，张春华饰演猪八戒，贺

永华饰演沙僧。

解放后，高渤海的人生另有一番经历。1952年

被捕入狱，判刑12年。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获得特

赦(减刑5年)，出狱后留在天津板桥京剧团工作。把

主要精力放在了演戏、教戏和排戏上面。粉碎“四人

帮”之后，曾计划约集稽古社的弟子们重聚津门大会

演，为振兴京剧事业做些工作。而大家时常念叨的这

位“大叔”(当年在科班里学生们对高渤海的习惯称

呼)只是没过几年，于1982年病故，享年72岁。

三、办科班的原委

当时在稽古社戏班里还有一些艺人的子女跟

着一起练功学戏，所以在叫法上又有大班、小班之

分。其实一开始高渤海并没有打算办科班，后来因

为一件小事，才使高渤海下决心成立科班，原委说

法不一，但全出自演员刘德珍一人之身。其一，一

次演出《取洛阳》，刘德珍饰演邓禹，前面的戏快演

完了，此时还不见刘德珍下后台，怕耽误演出，救场

如救火，高渤海就亲自扮戏，准备替演。就在这时

刘德珍出现在后台，扮好了戏，按时上了场。此时

的高渤海憋了一肚子气，一边卸装，一边吩咐后台

管事戳牙笏(旧戏班中发布通知或处理事情的一种

方法)，扣刘三天包银。刘德珍演完戏回到后台，见

此情景，心里不服，便与高渤海理论起来。双方各

执一词，互不相让，刘德珍盛怒之下伸手打了高渤

海一个嘴巴。事后，高星桥问清原委，不仅没有责

怪刘德珍，并且还让高渤海当众给刘德珍赔礼道

歉，并亲手撤去牙笏，免罚包银，事过之后，一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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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后来又让刘德珍为小班的孩子们排戏。演出效

果不错，高渤海这才决心办科班。其二，事情的起

因是高渤海给大班的乐队涨了包银(旧时按期付给

演职人员的定期报酬)，因此演员们就推举刘德珍

为代表找高渤海理论，也要涨钱。双方互不让步，

不能达成一致共识，相互发生口角，争执不下，在这

种情况下刘德珍动手打了高渤海一个嘴巴，最后闹

个不欢而散。这次争执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促

使了高渤海办班的决心。一气之下，决定办科班来

取代他们这些个大班的演员。这次事件之后，原来

为大班伴奏的乐队全部留用，大班的演员也就陆陆

续续地离开了稽古社。这就是后来传说中的“一个

嘴巴打出个稽古社科班”的因由来，但就那个年代

从高渤海的地位及身份来看有些不太可信，二者虽

说法不一，却同出一辙。而这时小班的孩子们也已

基本上可以登台演出了，但要使之成为一个阵容整

齐的演出整体还缺少很多的零碎角色。为了培养

这些孩子们，经过努力和近一年的准备，高渤海又

先后在北京和天津本市招收了两批学生，合起来有

百余人，于1937年农历正月十六正式接替大班成立

了科班，取名为“稽古社子弟班”。班主高渤海时年

27岁，名誉社长尚和玉，社长娄廷玉，副社长韩富

信、郑少衡(盛厚)、邢德月。科班成立之时演出的

第一出戏是(--十四孝》。稽古社子弟班原计划要办

八科，成立之际还特地请来了在天津的逊清王公，高

家挚友，被大家称之为庆王爷的爱新觉罗·载振为科

班提写了华、承、稽、古、博、学、通、今八个字，即“繁

荣、继承、研究、过去，丰富、学习、了解、现在”。

载振是清朝的第四代庆亲王，1924年迁往天津。

喜欢京剧，与尚小云、谭富英、奚啸伯、李少春常相往

还。还喜欢花、鸟、鱼、虫(蛐蛐)，吸食鸦片成瘾。

1928年经人介绍将大笔资金投入到由高星桥创办的

“天津劝业场”和后来当时天津最有名的建筑“渤海

大楼”，总名称为“新业公司”。1947年冬病故。

稽古社子弟班头科学生取名为“华”字，如张春

华、贺永华、张德华。二科学生取名为“承”字，如李

承义(李大春)、张承风(女)。以下六科因为种种原

因均未能实现。为什么在这些学生当中会有一些

名字末尾带有“春”字的学生呢?这里面还有着一

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李大春原为二科的学生。叫李

承义，人科后工丑行学习小花脸。可能是因为个人

的爱好和性格问题，开始学戏时非常的笨拙，就连

《渭水河》中的武吉(小花脸)这样一个小活儿都来

不好，总忘词儿，为此经常挨打。事后高渤海得知

此事，就想：“富连成能人材辈出，我稽古社为何就

不能培养出好的演员呢?”于是经人介绍，按当时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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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价格，用每月三百元的高薪，聘请来了著名的

李派武生李兰亭，来为李承义说戏。说来也巧，当

时正赶上天津一度出现了“三春鼎立之势”。李万

春、兰月春在北洋大戏院演出全部《武松》，李少春

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击鼓骂曹》、《战马超》、《十八罗

汉斗悟空》，李洪春、李盛斌在国民大戏院演出连台

本戏《铁公鸡》。高渤海就此说道：“嘛这春那春的，

咱都要大过他们，咱叫大春!”便为他改名为李大

春。除了李兰亭自带的两个手把徒弟李元春、郭景

春之外，高渤海又拨给了李兰亭一些二科的学生，

像李越春(承斌)、张遇春(承福)、郑永春(承盛)、

戴桐春(承万)等十几个人和李大春一起跟着李兰

亭练功学戏。李兰亭教戏非常认真严格，不够质

量、不够水平决不登台。一年之后，一出《三岔口》

果然让李大春在科班里叫响了。经过两年多的刻

苦练功，再加上老师的精心指教，李大春的短打武

生戏，如《林冲夜奔》、《武松打虎》、《武松杀嫂》、

《狮子楼》、《武松打店》、《快活林》、《鸳鸯楼》、《蜈

蚣岭》即“全部武松”等戏都非常出色。凡跟李兰亭

学过戏的人都知道李派武生有几个特点，在演技上

以勇猛漂帅见长，动作难度大，基本功扎实。有左

右涮腰，尤其是扎靠涮腰时靠旗要扫地。有左右翻

身，翻身小而快，以及扫堂吸腿转(扫腿转悠悠)等

都是李派的绝活儿。还有就是手里的玩意儿好。

像李元春《金钱豹》的耍叉，《乾坤圈》的耍圈、枪花。

郭景春《挑华车》的扎靠翻身、大枪下场等都很有特

色。高渤海为了培养学生，不惜重金聘请李兰亭到

科班授艺，对李兰亭的教学目的及要求非常明确，

就是要“出人、出戏，以点带面，重点李大春，带动其

他人”。对他们这十几个学生进行封闭式的教学，

另开辟一个活动区域，当时有“一宅两院儿”之说。

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及练功、学戏、排戏等一切事情

均由李兰亭自行安排。而李兰亭在师徒关系上反

对“徒为师奴”的做法，他对徒弟们既严又爱，教戏

上严如师长，生活上亲如父子。为了打消师徒的界

限，李兰亭就和学生们吃住在一起。在教学过程中

很注意“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的条件，对每一

个人的教学剧目彼此很少一样。由于方法得当，徒

弟们一般只两至三年就可以粉墨登台，可以说他们

的演出各个都称得上是“精品”。

四、北京的“长庆社”科班

当年稽古社小班的学生已有四十多人，文戏、

武戏已有几十出，要是好好地再培养培养这些幼

苗，将来都很有希望能成为好的京剧演员。演大戏

人手不够，办科班还需要扩充实力。事也凑巧，正

赶上当时北京的“长庆社”科班因社长陈富康、副社

长耿明义为了资金问题和班主常家产生分歧，由于

内部纠纷，科班难以再维持下去。高渤海得知这一

消息后，派稽古社的副社长韩富信去北京与长庆社

的社长陈富康接洽(二人都是富连成科班的同门师

兄弟)，后由他亲自去北京到长庆社与陈富康面谈，

谈妥之后，替陈富康还清债务，当下就商定，愿意去

天津的学生与家长签订了“合同”，行话叫“立字

据”，由高渤海亲自带回了天津。就这样又从长庆

社招收了80余名学生，与稽古社小班组成了“华”

字科。除去以上两批学生之外又在天津本市招收

了一批小一点的学生，后又将“华”字科较小的学生

和第三批招来的学生均归为二科组成了“承”字班，

这样一来三拨儿学生合起来已有百余号人，才组成

正式的“稽古社子弟班”。长庆社余下的学生又由

从外地演出回京的尚小云留下组成了新的科班，也

就是后来的“荣春社”。长庆社的社长陈富康几年

后被高渤海聘请到天津稽古社子弟班任教，副社长

耿明义留下一直在荣春社任教。

“长庆社”原址在北京的“城南游艺园”内，叫

“太平社”。城南游艺园位于宣武区永安路路南，先

农坛外坛墙北门内。1919年2月1日开业，是一个

供游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综合性游乐场所。后来太

平社搬迁到宣武区和平门外南新华街106号，改名

叫“长庆社”。著名京剧演员姜铁麟、尚小云之子尚

长春，以及何宝童、孙智良、张利山(后加入“鸣春

社”，改名张鸣禄)李荣安、祁荣文(入尚小云创办的

“荣春社”)、白科华、胡道华(人“稽古社子弟班”)

等原来都是该社的学生。长庆社初建时，曾邀请袁

世海协助演出。1936年张君秋首次登台在北京东

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演出《金针刺红蟒》就是由该科

班协助演出的，同台的有袁世海、姜铁麟、李宝奎、

尚长春等人。

五、教学与演出

自稽古社子弟班成立以后，学生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练功、学戏、演出。原来稽古社的艺人子弟已

经能登台演出了，后来从北京长庆社招来的学生也

都有一定的基础，这样就给科班带来了极大的方

便，学生们大都排一排戏就可以上台演出了。当时

科班的教学计划完全仿效富连成科班的做法。剧

目的产生，首先由剧目的主教老师商定，制订出计

划，然后分别教学，最后合成。主教老师还兼代教

剧目中的一些次要角色，分工协作，订好演出E1期，

写在“水牌子”上作为公示，牌子大约有四平米见

方，挂在劝业场六楼的共和厅。共和厅是高渤海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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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地方，空间特别大，也经常供科班排戏使用。

小戏一般为三五天，大戏一般为十天半月，到日期

就安排演出，没有“彩排”之说，实际上就是在舞台

上直接与观众见面。学生演出时由主教老师把场，

凡第一次上台，出了错学生都不挨打，下来后继续

加工提高，第二次台上若要再出现错误那就要挨打

了。稽古社子弟班在体罚学生方面与别的科班也

有所不同，赏罚分明，好的就赏，错的就罚，尤其是

对女孩子只打手板，从不打屁股，这也是尚和玉最

反对的。科班还有一个不挨打，那就是春节。正月

初二由高渤海亲自带领学生们集体到庆王府中给

庆王爷载振拜年，学生们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

“来的两毛。没来的一毛”。领完压岁钱然后回去于

中午十一点钟开戏，初六恢复练功，在这期间即使

在台上出了错儿也不挨打，但是一过正月十五则该

怎么办就怎么办了。这样下来不到三年的时间，水

牌子上用墨笔字标出的剧目就已有近六百出戏，按

三年六百出戏计算，平均每两天就排一出戏，可见

生产剧目是非常惊人的。

稽古社子弟班的演出也是仿效富连成科班的

做法——“老七出”。一是老生、花脸戏，二是闹妖

小武戏，三是玩笑戏，四是花脸唱工戏，此为帽戏；

五是短打戏，六是老生、青衣正工戏，此为中轴；七

是武生、武净行当比较大型的武戏，是大轴戏。

科班演出一般为日、夜两场。日场是从中午的

十二点半至下午的五点。夜场是从晚上的六点半

至夜间的十一点。三年以后科班的演出就变为了

日场“老七出”，夜场是本戏或连台本戏。本戏如

《全本浔阳楼》、《全本武松》、《全本玉堂春》等。连

台本戏如《西游记》、《封神榜》、《济公传》、《狸猫换

太子》等，少则几本连演数天，多则几十本连演数

月，久演不衰。由于剧情连贯，通俗易懂，有文有

武，布景新颖，颇受观众的欢迎。

在演出实践方面，稽古社子弟班凭借着得天独

厚的演出条件，学生们每天都能得到实践和锻炼。

这也是任何一个科班所做不到、不能比的。因为科

班就设在劝业场内，四楼的天华景戏院就归科班所

有，学生们学会了戏随时随地就可以上台实践，而

且演出的经济收入直接归科班自行支配。别的科

班因受剧场条件的制约，有时候有演出，有的时候

会没有演出，即使有演出大部分也是在日场，偶尔

有夜场，但机会很少。这是因为剧场大部分夜场都

要约名角演出，这样剧场的演出收入会高一些。别

的科班演出要和剧场签订长期的演出合同，演出后

的收入还要跟剧场劈账分成。而稽古社子弟班自

成立之日起就天天演出，从来没有休息，没有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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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每天日、夜两场，可以说是演出机会最多的科

班，也可以说是为班主赚钱最多的科班。

尤其是练功和演出方面，演出的地点就在四

楼，五楼化妆，学生们的食宿及练功都是在六楼大

厅和七楼的天外天剧场。为了在演出的同时又不

耽误学生们的练功，科班还为每个学生编了“人名

牌”，牌子上将学生按顺序编成了“代码”，挂在练功

房的门口。后半场有事的学生前半场可以在练功

房里练功，前半场演出结束的学生卸装后仍然要回

到练功房里练功。如果该某个学生下后台扮戏了，

后台管事的老师就会按响电铃告诉练功房开始叫

号了。例如：某个学生的编号为23号，那就先按一

下叫号铃，然后再按两下长声，三下短声。于是值

班的老师就马上叫到“某某学生该下后台扮戏了”。

学生从值班老师的手里接过自己的“人名牌”，顺着

楼梯通道下到五楼，将自己的“人名牌”挂到门房

处。练功房值班的老师这时会立即向后台回铃，告

诉后台“某某学生已下后台扮戏了”。如果演出任

务完成，卸装后回到练功房时，还从门房处将自己

的“人名牌”摘下来放回练功房的门口，这种办法即

不影响演出又不耽误练功。这种制度一直持续了

三、四年，以后学生们都大了也就形成了一种空设

虚构，走过场而已了。

六、师资力量

稽古社子弟班的师资力量也是很雄厚的，行当

也比较齐全，尤其是在武生、武花脸行当方面更为

突出一些。

武生行：尚和玉、李吉瑞、李兰亭、刘喜益(喜连

成)、王益友(昆曲武生)、侯永奎(昆曲武生，北方昆

曲剧院侯少奎之父)、戴克新。

老生行：阎喜林(喜连成)、郑盛厚(富连成)、李

庆善(斌庆社)、韩舒声、钮一庚(刘鸿声派老生，钮

荣亮之父)。

小生行：程继仙(程四爷)、马少山(天津的名小

生)、王德喜。

旦行：朱琴心(著名花旦)、周砚芳(青衣)、王

芸卿(花旦)、胡玉美(二旦)、郑冰茹(程派青衣)、

邱富棠(富连成，武旦)、方连元(喜连成，刀马旦)、

唐连诗(喜连成，老旦)、谷玉兰(花旦)。

文净行：程永龙(号称“泥胎老爷”)、刘奎峰(红

净)、王福连(红净)、叶德风、李永安、宋庆奎、刘

永奎。

武净行：娄廷玉、(尚和玉之徒)、冯连恩(喜连

成)、梁连柱(喜连成)、韩富信(富连成)、陈富康

(富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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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丑行：王斌珍(斌庆社)、刘振林、李福来、李

洪才、驴肉红(姓任，字畏三，河北人。传此人初入

梨园学丑兼彩旦。运气不佳，后改行营商，沿街推

车叫卖“驴肉”，久之将嗓音喊宽，再入梨园，一鸣惊

人。艺名“驴肉红”。清光绪年间为梆子四大名丑

之一，后为稽古社子弟班教师。)

武丑行：丁秉臣。

连台本戏：吴清泉、王庆奎。

把子教师：郭文俊、郭文龙(解放后到中国戏校

教学。人称“二郭先生”，是戏曲电影《杨门女将》中

七娘的扮演者郭锦华之父)。

舞蹈教师：巴罗泰(有说以色列人，有说匈牙利

人)。

七、是非评说

在过去旧的行规束缚下，稽古社子弟班一直被

看成是不务正业的“彩头班”，尤其是在以演传统戏

为主的那个年代，历来都不被视为是正经的京剧科

班，而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科班。今天，我们用

现在人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再去看、去反思当年的稽

古社子弟班，就会给我们一些启发。高渤海本人精

明强干，有惊人的记忆力，由于他在德国商行做过

事，而且还能说多种语言(英、德、法、日、俄)。从他

的个人经历不难看出他很有经商的天赋。天华景

戏院1928年12月28日开业，1929年的中秋节，开

业时组织的戏班后因为分股不均而“爆班”。当时

还在上中学的高渤海就此接手，正式组班演出，开

始没有经验，两个多月后赔了一万元，高渤海心灰

意冷，没有了勇气，可高星桥却不气馁，又给了高渤

海一万元，叫他继续干下去。高渤海第二次重整旗

鼓，加强了演员的阵容，于来年的春节期间，在一个

正月里不仅补偿了一万元，还赚进了三万元利润。

后来又从上海请来了陈俊卿，为稽古社排演了24本

的连台本戏《西游记》，共盈利20余万元。经过几

年的不懈努力和积累，高家又建成了一座天津有名

商业大楼，建成后高星桥又把大楼交给高渤海来经

营，故取名“渤海大楼”。高渤海不但能适应社会，适

应潮流，而且还能迎合市场的需求，迎合观众的心理，

用今天的话讲叫“搞活市场经济”，“与时俱进”。

高渤海不但办科班而且还会经营科班。除了

让学生们学习传统戏之外，还根据当时的外国电影

和社会时事将其改编成戏曲，如美国华纳公司拍摄

的武侠片《侠盗罗宾汉》、《月宫宝合》(即“巴格达

盗贼”)、《月宫神灯》以及近代戏《双烈女》、《万世

流芳》、《侠盗燕子李三》等。光一出《侠盗罗宾汉》

每天日、夜两场连演三月，上座率不衰，并获利30万

元。一出《侠盗燕子李三》连演四十天，每日客满。

他不但把外国电影改编成京剧，还把西洋乐器、交

谊舞、踢踏舞、芭蕾舞等形式也搬上了京剧舞台。

经人介绍还请来了一位匈牙利人巴罗泰担任舞蹈

教师，向学生们教授踢踏舞(男生练)、芭蕾舞(女生

练)，演出时巴罗泰的妻子担任钢琴伴奏。巴罗泰

用了半年的时间在科班里给学生们教授了“梯子

舞”、“转盘舞”、“阅报舞”、“洋伞舞”、“双面人舞”、

“天鹅湖芭蕾舞”。因为是外国题材的剧目，里面免

不了要有舞蹈场面，有舞蹈场面就要用西洋乐队伴

奏。所以高渤海又临时雇用了一些由德国人、意大

利人、匈牙利人、菲律宾人等组成的外国洋乐队。

演出时打鼓佬旁边设有红、绿灯各一盏，红灯代表

是外国的西洋乐队，绿灯代表是京剧乐队，统一由

鼓佬指挥。绿灯亮时是京剧的文武场面的伴奏，红

灯亮时是西洋乐队吹响起来，中西结合好不热闹。

虽然现在已无法体会当年的那种火爆的场面。但可

以想象出当时的那种感觉。这种形式在当时被梨

园界认为是欺师灭祖，瞎胡闹，不是京剧而是玩噱

头。可是这种形式毕竟被当时的观众所认可，给稽

古社子弟班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尤其是像每年七

月七牛郎织女《天河配》这类的应节戏，为了增添舞

台效果，天幕上还要打上电影幻灯，真牛上台，仙女

下凡洗澡引真水上台，到了“鹊桥相会”一场，还要

放飞上百只真的燕子等等。这在当时被称作“彩头

戏”。彩头戏原本指戏台上用红布包成圆形的小包

袱，代表剧中被砍下的人头，后来人们把剧中有彩

头出现的戏称之为“彩头戏”。再后来又进一步引

申，把凡带灯彩、真动物上台、机关布景(借助机械、

电、光、声的作用制造舞台空间的变幻莫测，借助魔

术、幻术造成舞台上的奇观异景)等花样的戏，统称

为“彩头戏”。除此之外，又把在音乐伴奏中引进西

洋乐器，表演中揉进非戏曲化的舞蹈等等也归属为

彩头戏的范畴。而天华景戏院的“稽古社”及后来

的“稽古社子弟班”因演彩头戏而名声鹊起，前前后

后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当我们看到今天舞台上

出现的《大河之舞》、《舞者之王》等踢踏舞时，感觉

很新鲜，其实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了京剧

舞台上。

如今的中国古老的戏曲，包括京剧，正处在“各

艺术门类大融合”的繁荣景象，凡排每一出戏都会

在舞台美术方面下很大的力量，追求舞台效果，使

舞美制作、灯光变换、幻觉效果以及魔术、杂技、舞

蹈等多种形式尽可能的融为一体，把戏盐舞台装扮

的绚丽多彩，某种程度已经盖过了演员的表演，给

观众耳目一新之感。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在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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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之路，只不过是各种设备比过去先进而已。

八、稽古社子弟班的人材

稽古社子弟班从1937年正月十六创办到1944

年9月解散，历时八年的时间，共培养出学生一百余

人，虽地处天津，但也为京剧艺术造就了一大批人

材。今虽不能囊括其全部，只能选其中的一些作为

代表。

张春华：工武丑。原从师娄廷玉、丁秉春练功，

先学武生，后改武丑，并得到尚和玉的指点。在科

班以演外国剧《侠盗罗宾汉》中的罗宾汉而初露锋

芒。以打擂的形式中选了这一角色，震动了科班。

19岁拜叶盛章为师，当时有“小叶盛章”之美称。在

京剧传统戏中塑造了很多武丑同一行当而不同人

物的艺术形象，尤以白口脆快、开打火爆的高超技

艺取胜。在几十年的舞台艺术实践中闯出了一条

适合自己的路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流派。

1951年赴德国参加第三界世界青年联欢节和张云

溪的一出《三岔口》，荣获了“表演一等奖”。曾与李

和曾合作演出了现代戏《千万不要忘记》。参加了

京剧《英雄炮兵》的创编。后来还助排过京剧现代

戏《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并打破行当演出了

京剧现代戏《节振国》，在剧中扮演节振国。

贺永华：工架子、武花脸。原从师韩富信，后拜

尚和玉为师，学习尚派艺术，是尚派艺术的佼佼者。

基本功很扎实，腿功非常好。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上

海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王金璐同台演出的《战马

超》，在当时堪称一绝。贺永华扮演张飞，王金璐扮

演马超。二人有一个双下场，随着四击头的节奏，

俩人同时把腿抬过头顶，不分上下，每到此处台下

掌声雷动，叫好声不绝。两位艺术家的表演可以说

是无与伦比、空前绝后。1957年王金璐离开上海援

建陕西省京剧院，从此上海就再也看不到这出好戏

了。贺永华尤其是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成

功地塑造出了“座山雕”这个反面的人物形象，给广

大的京剧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惜这位老人

已于2006年9月12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4岁。

白科华：笔者之父。工文武老生。原从师郑盛

厚、阎喜林、李庆善，出科后拜乔玉林为师。先后在

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四大须生领衔的剧

团里参加演出，尤其是他吸收各家之长，运用京剧

传统程式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在现代京剧《八一风

暴》中成功地塑造了方大来(周恩来)的艺术形象，

轰动全国。为京剧从传统戏走向现代戏积累了经

验，做出了努力，成为了戏曲界塑造伟人形象的第

一人。1977年8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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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

会。曾任张家口市京剧团团长。2005年8月28日

病逝河北唐山，享年80岁。

徐俊华：工武生。父亲徐少林是稽古社的副经

理兼演员，在一次演出后，回到家中便突然暴病而

死，留下了年仅7岁的他和母亲还有3岁的妹妹。

为了怀念徐少林生前对稽古社的贡献，决定延师

(邀请老师)为徐俊华说戏，每日按时练功，希望他

将来在戏曲界有条生路。之后又有一些艺人的子

弟也陆续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一起练功学戏，这

才有了后来的稽古社子弟班。徐俊华先习老生，后

改武生，从师尚和玉、娄廷玉、李吉瑞等。毕业后曾

与李洪春、李盛斌、曹艺斌、唐韵笙等艺术家合作演

出。1948年参军，1950年参加志愿军总政京剧团入

朝，利用战斗间隙为指战员演出，受到彭德怀、宋时

伦、陈庚、杨勇、杨得志、洪学智等领导同志的高度

赞扬，多次立功受奖。回国后在上海演出时被南派

武生泰斗盖叫天(张英杰)发现，十分喜爱，主动要

求将其收为弟子。1960年随王哲副省长赴福建前

线慰问演出，演出中不慎摔伤，带伤完成演出。后

告别舞台，从事京剧教育工作。是京剧《奇袭白虎

团》的编导之一，承担了全剧的武打设计，是担任杨

玉才(严伟才)的第一任演员。2008年5月2 Et病

逝于山东济南，享年82岁。

张德华：是一个以铜锤、架子、武花脸三门抱的

全才演员。唱工戏擅长《大·探·二》，工架戏擅长

《四平山》，武戏尤以《火烧余洪》为代表，边唱、边

打、边翻，游刃有余，堪称一绝。与叶盛兰合演的

《战濮阳》对打如飞，火爆异常。他汲取了尚(和玉)

派的工架与表演风格，将其溶于武花脸行当的表演

当中，使这一行当的表演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晚年

致力于教学工作。曾在天津青年京剧团、山东京剧

团、旅大京剧团任主要演员兼团长。2008年3月12

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徐鸣策：工老生。原名徐望华，从师李庆善、阎

喜林、郑盛厚。中途离开稽古社子弟班，后加入“鸣

春社”，改名徐鸣策，是青海省京剧团当家老生。

1980年全国京剧汇演中一出新编历史戏《格萨尔

王》享誉全国。还先后主演过京剧现代戏《绿原红

旗》、《草原两兄弟》等剧目。开创了海派(青海)老

生之先河。

栗承廉：工武旦。后来有幸与中国的芭蕾舞结

下了情缘，是北京舞蹈学校(1954年成立)培养出来

的第一批编导员，1957年参加了北京舞蹈学校由前

苏联专家古谢夫任教的第二届编导训练班，并完成

了芭蕾舞《鱼美人》的创作。1958年合作编导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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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民族舞剧《宁死不屈》。1959年调入北京舞蹈学

校实验芭蕾舞团(1963年改建为中央歌剧舞剧院芭

蕾舞团，1980年改建中央芭蕾舞团)，是舞剧《红色

娘子军》的艺术指导，1974年编导了舞剧《草原儿

女》，1975年合作编导了芭蕾舞剧《杜鹃山》，1979

年复排了芭蕾舞《鱼美人》。曾担任过中央芭蕾舞

团的党支部副书记。1993年病逝于北京，享年

62岁。

昌殿华、昌振华：毕业后于1947年去了太行山

投身革命，参加组建了“太行军区京剧团”，并演出

了延安名剧《逼上梁山》，后经团长赵子岳(电影表

演艺术家)介绍入了党。昌殿华与华北平剧院的阿

甲(著名导演、原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合作改编上演

了京剧名剧《打严嵩》，一时被传为佳话。昌振华

(原梅兰芳京剧团)参加了京剧现代戏《映山红》的

创编。

郄承鸾(女)：原是一科学生，名为郄菊华，后归

二科取名承鸾。1944年毕业后随父母投奔冀中军

分区，加入了“群众剧社”，1948年平津战役前夕在

西柏坡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中央领导同

志演出了京剧《花木兰》，演出后与周恩来、邓颖超

共进晚餐。解放后参加河北省跃进河北梆子剧团，

任教师。

李贵华：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

赴朝。在朝鲜战场上与方荣翔、李师斌等合作，根

据志愿军战斗英雄杨玉才的感人故事，创作了小武

戏《志愿军侦察兵》，以踩地雷的情节为主。1953年

回国后又将其改编为京剧现代戏《奇袭白虎团》。

赵师华：执导了贵州京剧团的现代京剧《苗岭

风雷》。1959年带领创作组深入到贵州省九营十八

寨采风，创作并导演了京剧现代戏《苗岭风雷》，后

被拍成电影。1963年参加了北京现代戏调演，受到

好评，周总理还亲自为他颁发奖状。

蔡宝华：12岁入稽古社子弟班学艺，工武生兼

红生，是尚和玉的得意门生。1942年毕业，先后与

李世芳、李少春、袁世海、周啸天、田菊林、毛世来、

刘汉臣等名家合作演出。1949年参加革命。1952

年调入总政京剧团，1955年调入中国京剧院四团，

1958年集体调往宁夏京剧团。1960年与殷元和合

作执导了京剧现代戏《红旗谱》。又与王吟秋合作

导演了现代戏《爱甩辫子的姑娘》。1965年调入宁

夏京剧院二团，后改“石嘴山市京剧团”。文革期间

遭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又投入到京剧事业之

中，终因劳累成疾，于1979年病逝，年仅54岁。

从上不难看出，他们除了演出传统戏之外，似

乎都和现代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和他们在科班受

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因为稽古社历来就有重

视出新，而且敢于大胆创造革新，使学生们后来在

编演现代戏方面奠定了基础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如果你把他们

的名字放在一起就不难看出，稽古社子弟班起名子

的方式也和别的科班不一样。一般的京剧科班在

为学生起名时都爱用一些吉祥的字眼儿，另外还用

一些带有王字旁、女字旁和草字头的字儿。而稽古

社子弟班用的却都是四个字的吉祥话或成语。如：

陈金华、梁仁华、王富华、李文华、衡和华、孙正

华、王江华

白科华、周义华、李贵华、刘武华、唐平华、胡道

华、王湖华

丁玉华、仝礼华、杨长华、刘英华、贺永华、施光

华、栗海华

刘律华、解智华、张春华、刘雄华、汤乐华、施明

华、黄洋华

将以上人名中第二、三字纵向看，是“金科玉

律”、“仁义神智”、“富贵长春”、“文武英雄”、“和平

永乐”、“正道光明”、“江湖海洋”等词语。

张龙华、贺喜华、徐俊华、张梅华(女)

张虎华、刘禄华、纪美华(女)、刘兰华(女)

赵狮华、师风华、张秀华(女)、刘竹华(女)

何豹华、韩云华、刘艳华(女)、郄菊华(女)

将以上人名中第二、三字纵向看，是“龙虎狮

豹”、“喜禄风云”、“俊美秀艳”、“梅兰竹菊”等

词语。

由于学识浅薄，只总结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其

他的还未能破解。由于历史年代久远，当年高渤海

为什么这样起名，如今已无从知晓了。

后 记

家父白科华1937年由北京“长庆社”转入天津

“稽古社子弟班”学戏，工文武老生，1944年毕业。

由于社会上对稽古社子弟班的传闻很多，众说纷

纭，褒贬不一，富有传奇色彩。出于对科班的情感，

在三十多年前家父就有出于写稽古社子弟班的心

愿，只是那时自己正在忙于学业，不知从何下手。

自2000年以后，又跟家父闲谈起往事，凭借记忆，家

父把他从小学戏和知道的事情陆陆续续讲述一遍。

直到2005年家父去世后，笔者才定下心来利用业余

时间开始整理，着手写作，了却家父多年的心愿。

在写作之中难免有些不到之处，望读者以及知情人

和师伯、师叔、师姑们多提宝贵意见。

(责任编辑曲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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